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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 由中共天河
区委宣传部、广东新快报社、
广东省文化学会、 广东省体
育彩票中心联合主办的“体
育彩票‘红色日记’ 征文大
赛”正式启动。 该活动以“我
的 红 色 日 记·讲 述 中 国 故
事———新时代文明实践征文
大赛”为主题，以日记形式真
实记录对红色文化的学习、
观察、经典欣赏与思考。 征文
内容以观感和体验表达为
主， 主要包含 11 个方面：1、
红色文化旅游观感；2、 红色
文化经典图书观感；3、 红色
文化影视作品观感；4、 红色
文化舞台剧观感；5、 红色经
典音乐歌曲欣赏感受；6、红

色文化研究思考心得；7、红
色经历奋斗战斗日记；8、红
色生活老日记；9、 红色文化
活动经历日记；10、广州乞巧
文化节、 尚天河文化季等文
化活动；11、 参观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果展览观感等。 稿
件要求原创， 字数限制在
800 字以内。

邮 箱 gdwhxhzw@126.
com，邮件主题统一填写“我
的 红 色 日 记·讲 述 中 国 故
事”, 并附上姓名、 年龄、性
别、手机号、所在学校(在读学
生填写 ) 以及所在省份及城
市。 大赛将于 7 月 10 日至 9
月 15 日进行， 结果将在 10
月初公布。

水庆老汉和他的侄子土
生、 钩机男为了一蔸树根差点
打了起来。

树根是水庆自留山上的。
他的自留山因为修建高速公路
被征收了，补偿款已领取。 山上
的树木全部砍下来， 背回家当
柴火。 村里人没事的时候喜欢
跑去看修路工人作业。 大钩机
伸出巨擘深深插进黄土里，像
狗啃馒头一样， 巨大的山包轻
易被推平。 水庆的自留山上有
一棵大树，不知长了多少年，树
根又大又深， 钩机男费了好大
劲才把它挖出来。 一般的树根
都是和泥土一起， 被推土机推
到低洼地掩埋。 看到这树根这
么大， 土生对站在旁边的水庆
说：“叔， 这树根冬天烧起来烤
火，够烧好几天哩，要不要我帮
你抬回去？ ”水庆点点头：“你说
得在理。 ”土生说：“你家火生在
家吗？ 叫他过来和我一起抬。 ”
水庆说：“那浑小子整天东游西
荡，不见人影，到哪里去找他。
我和你一起抬吧， 这点东西我
还抬得动。 ”就叫钩机男不要把
树根掩埋。 叔侄两人把树根抬
回院子里，进屋里泡茶喝。

村镇前几年搞起了旅游开
发， 经常有外地人来体验乡村
游。 水庆、土生在屋里喝茶时，
一个大胡子中年男子走进院子
里， 在他们刚抬回来的树根前
站了很久， 左看右看前看后看
上看下看远看近看， 这里摸摸
那里拍拍， 然后进屋问水庆：

“老伯，你这树根卖不卖？ ”
水庆没想到这烂树根还有

人要，他本想说“你看这树根有
多少斤， 给回我多少斤柴火就
行了”， 但看对方像是有钱人，
也许可以多要一点， 就狡黠地
说：“这蔸树根我挖了三天，还
请了两个人抬回来的……”大
胡子说：“我给你五百元吧，可
以买三倍的柴火了。 ”

水庆和土生相视而笑，忙
招呼大胡子：“先喝杯茶， 喝杯
茶。 ”

这时院子里又进来一男一
女两个年轻人。男人说：“哇噻，
这蔸树根好有型， 肯定能卖不
少钱。 ”女人说：“一蔸烂树根有
谁要？ ”男人说：“没见识了吧？
我在根雕艺术馆看过， 用这种
树根做成的根雕， 卖好几万元
呢。 ”女人惊讶得吐了半截舌头
出来。 两人说笑着去别的地方
游玩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水庆
这才知道， 他这树根可以做成
艺术品，卖出天价。 就向大胡子
索要一万元。 大胡子说：“一个
根雕可以卖几万元不假， 但要
经过非常繁杂的加工， 耗时几
年。 你这树根我最多出一千元，
卖不卖？ ”

水庆鼻子哼了一声：“要，
就一万元拿去；不要，就走人。
别以为我们乡下人好骗。 ”

大胡子并不气恼，临走前，
客气地递给水庆一张名片：“真
的只值一千元， 你什么时候想

卖了，打电话给我。 ”
大胡子走后， 土生喝了口

茶， 说：“叔， 低于八千元咱不
卖，一人四千。 ”

水庆霍地蹦起来， 眼瞪得
比水牛眼还大：“咋？ 你想分我
一半钱？ ”

土生说：“叔， 如果不是我
提醒你把它捡回来， 你就眼睁
睁地看着它被埋掉了， 你得谢
谢我。 ”

水庆说：“这是我自留山上
的东西，你帮了忙，我给你二百
块钱蛮不错了， 你怎么能分我
的钱？ ”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
来，惹来不少人围观。

不知谁把消息传到钩机男
那里。 钩机男上门讨要来了，他
说：“你们别争了， 这树根是我
的。 ”

水庆说：“我自留山上的东
西，怎么是你的？ ”

钩机男说：“你的自留山已
经给过补偿了， 这块山现在是
我承包， 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
的，我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
就不给你。 ”

三人吵吵嚷嚷， 谁也不让
谁，还差点动起手来，最后一起
去了派出所。

没想到， 派出所对他们这
“鸡毛蒜皮” 小事并不热情，只
叫他们回去“等待处理”。 三人
从十几里外的镇派出所回来
时， 却发现那蔸树根竟不翼而
飞了。 水庆这才想起走得匆忙
忘了锁门。 问附近的村人，都摇
头说没看见。 这下三人都站到
统一战线上来了， 要把盗贼找
出来。 通过分析，一致认为是大
胡子偷走了。 幸好水庆身上有
大胡子的名片， 于是三人一起
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找大胡子。

大胡子叫陈树艺，是“树艺
根雕艺术馆”的老板，也是根雕
大师。 大胡子回到根雕艺术馆
不久，一个长头发、尖嘴猴腮、
身材瘦弱的年轻人， 挑着一担
木柴走进艺术馆，要卖木柴。 大
胡子说：“我不需要木柴。 ”年轻
人说：“我是水庆的儿子， 我叫
火生，你刚才去过我家，说要买
我家的树根的， 我现在给你送
过来了， 你说多少钱就多少
钱。 ”

大胡子惊愕不已：“你，你
把那树根锯断、分解了？ ”

火生说：“是呀， 这样我才
好搭车过来送给你呀。 你放心，
连木屑我都带来了， 和原来一
样重，一两不少。 不瞒你说，我
是从家里偷出来的， 我爸还不
知道呢，所以我不跟你讲价。 ”

大胡子哭笑不得：“无知！
这是论斤算的么？ 唉，好好的艺
术品让你给毁了。 你现在就是
白送给我，我也不要了。 ”

水庆、土生、钩机男赶到，
知道了事情真相。 水庆拿起笤
帚追着火生打：“你这败家子，
败家子……” 火生一边蹦跳着
躲闪一边说：“你等着， 我迟早
有办法把它们黏回去……”

那年，单位来了一位讲家
乡方言的邓总。 不久，邓总先后
调入两个老乡。 他们常用方言
交流，之间的亲近让人羡慕。 这
两位老乡很快被委以重任。 后
来，两人又当上部门主任，让人
惊叹。

张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暗骂，这小子算哪根葱，阿叔
我资格老，能力水平不差，这么
多年竟还姓“副”！张三明白，现
在要做邓总老乡是不可能了，
唯一的办法是……张三为自己
想到的招暗喜。 自己在机关看
了 30 年报纸，这方面多少还有
些长进。

这些日子， 张三几乎每天
晚上都约人开房饮茶。 有一晚，
老婆跟踪来到茶楼踢开房门，
发现只有两个男人，正在“叽叽
咕咕”如鹦鹉学舌……

不久， 张三开始用方言跟
邓总打招呼或汇报工作， 邓总
也自然而然地跟他说起家乡方
言来， 张三觉得与邓总的距离
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明显地感
到邓总对自己态度亲切。 自此，
张三工作充满了热情。 后来，张
三也毫无悬念地“转正”。

邓总因年龄问题退位。 之
后来了一个讲客家话的邱总。
同事窥到了“秘密”，纷纷学习
客家话。 大家不但同邱总说客
家话， 就连同事之间交流也说
客家话。 有人戏称这个国企叫
“客家公司”。这 5 年，邱总提拔
了 4 人，李四被提拔为副总。他
的客家话说得最好。 这大概就
是他受重用的关键原因？ 大家
都这么猜测。

邱总后的继任者姓陈，陈
总说普通话。 企业里的人又开
始说普通话。 陈总很高兴，在陈
总看来， 讲普通话是对他的尊
重。 他最喜欢普通话流利又标
准的人。

陈总那晚喝了点酒， 夜里
脑中风， 急送医院救治却落下

后遗症。从此说话有点结巴。那
天， 王五用普通话向陈总汇报
工作，说着，说着，谁也没注意
陈总的表情变化， 他神情慢慢
变得严肃、 不耐烦，“不……不
……不要……说，你……你……
出……出去吧。 ”陈总左手向门
口挥了挥，打断了王五的汇报。

王五感到尴尬， 百思不得
其解。 他想，陈总不会无故耍态
度，是汇报有问题，抑或是其他
问题？ 陈总“挥手断话”事小，
影响“进步”事大！ 晚上，王五
跟老婆说起这事， 老婆叫他仔
细回忆，不能放过任何细节，特
别是陈总说话的语气、口吻。王
五把陈总的话模仿了十遍八
遍，老婆听着，听着，眼睛突然
亮了。

第三天， 王五又要向陈总
汇报工作。 他敲开门：“陈……
陈……陈总， 向……您……汇
……汇报工作……” 陈总热情
地招呼他：“你……你……你说
吧……” 王五的汇报在亲切友
好的气氛中进行。

自此， 王五被陈总视为知
己。 之后，公司里有几个嗅觉灵
敏的人，也开始学王五的做法。
王五的口吃越来越自然。 有一
次 ， 王五指挥老婆倒车 ：“后
……后……后面……有个坑。 ”
王五话音刚落，车陷入了深坑。
老婆望着破损的爱车， 痛骂：
“你就不会说一句完整话吗？ ”

陈总旧病复发，只好病退。
又来了一位新总经理 ，也

姓陈，也说普通话。 新陈总发现
了一个奇怪现象， 公司里的人
讲普通话不仅“杂音”多，且很
多人都说话口吃， 于是对人事
负责人说，这些人要慎用，口头
表达能力差难开展工作，也影响
干部形象……

一时间， 大家又开始纠正
“口吃”。这才意识到，学口吃容
易，纠正却难。 有的人只好到医
院做“口吃”康复治疗。

一个月前的某天凌晨 ，紫
金山天文台收到一组奇怪的数
据。 天文台将数据解密后立即送
往当局指挥中心。 科伊看着解密
数据，喃喃自语，难道是外星球
发来的信号？ 他立即封锁消息，
只密告了几个高层。

过了十天，天文台收到同样
的数据。 科伊依然不予理睬。

天文台连续十几天收到同
一数据，频率越来越高。 科伊继
续保持沉默。 当局高管中一位天
文专家提议， 要不尝试回复一
下？ 科伊立即反驳，我不允许地
球有冒险行为。 其实科伊最近一
直在抓紧时间研究外星文化，科
尔也充当了助手。

科尔从科伊紧张的表情猜
测，外面出现紧急状况了。 科伊
上班后，科尔在家里继续研究外
星文化。 外太空就像一个黑洞，
深不可测。 她研究着迷了，24 小
时不停研究信息。 有时科伊会诧
异她懂那么多天文知识。 她笑笑
说，某个哲者说的，我不过是用
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学习而已。

一周前的某个凌晨，天文台
又收到同一组数据。 当局有点恐
慌，立即召开高层会议。 科伊保
持沉默。 其余四名高层也默默无
语。 如此频繁的信息，接下来会
是什么？ 大家心里没有底，都不
敢轻易表态。

网络上流传：外星人要来攻
打地球了！ 科尔知道事态已经很
严重了。 她通过几千年的天文历
史数据分析，初步判断信号来自
X 星球，一个距离地球上千光年
的遥远世界。 是敌？ 是友？ 一切
未知。 地球人对 X 星球了解甚
少。据说，在中国的秦朝，秦始皇
与 X 星球人有过接触， 但没有
留下任何官方文字记载。

科尔立即联系了科伊。 科伊
不在信号范围内，他在开高层会
议，屏蔽了信号。 科尔开启自己
研发的天文软件计算 X 星球的
数据，并不断搜索各空间有关 X
星球的记录。 忽然，她发现在古
中国的秦朝有一则民间记录：X
星巨人降落骊山，秦始皇亲自迎
接，交流甚欢，不久便离去。

计算软件发出滴滴响声，数
据显示外太空防护网有外来物
入侵。 一年前，科尔建议在外太
空设立防护网，科伊同意这一举
措。 按距离计算，不用三天外来
物就会抵达地球。

科尔再次联系科伊，依然没
有信号。 天文台也收到同样的信
息，但难以准确判断外来物的到
达时间。 时隔两千多年，X 星人
再次造访，是何用意？ 科尔有些
担心起来。 近年来，智能科技高
度发展，人类习惯于安逸，战争
已经远去，没人有忧患意识。 两
个月前，科尔在皇家科学院发表

“新智能时代的忧患意识” 的主
题演讲，提醒地球时刻做好外星
文化入侵的防备。 这论调被众多
科学家嘲讽， 说她杞人忧天，地
球科技如此发达， 还怕外星人？
科尔很清楚， 科伊是支持她的，
否则不会安排她去演讲。 科伊和
科尔作为全球最高级的智能机
器人，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
捍卫地球。

科伊一晚未归。 科尔知道当
局已异常紧张了，她答应过科伊
无论何时都不去当局大楼找他
的。 她给智能秘书留了言，一直
没回复。 她只能继续跟踪 X 星
球的数据，令人震惊的是，外来
物速度超出计算范围，显示已经
接近大气层。 防护网对他们形同
虚设！ X 星球科技竟如此发达！
地球人太高估自己了！

X 星人来了！ 科伊知道这消
息时，已经晚了！ 他们只来了一
个飞行器，8 个巨人， 降落在中
国西安骊山。 地球人如临大敌，
派了战斗机器人过去，还未靠近
就全部系统瘫痪。

科伊再次派出飞船准备轰
炸行动，飞船刚刚到达就系统全
部无法启动，统统失灵。

科伊绝望了， 他下令发射 8
枚加强型中子弹，同时飞向外星
飞行器。 奇怪的是，中子弹到了
飞行器周围全部不爆炸。

地球人在直播中看到了这
骇人的一幕幕景象。

最强救命武器也无效！地球科
技在外星人面前不过是小儿科，或
许他们瞬间就可以消灭地球。

外星科技太可怕了！ 大家这
才想起科尔的忧患理论。 但一切
都太晚了， 地球眼看随时会灭
亡！

忽然，直播现场出现了一架
飞船，一个身穿中国古代皇袍的
人从飞船中慢慢走下来。 中国历
史学家惊叹，难道是秦始皇穿越
回来了？！ 那古代人向外星飞船
作揖示意友好。 没想到，飞船门
打开了，一个巨人出来邀请他上
去，外星人竟然毫无敌意！ 大约
十分钟，那古代人出来了，神情
喜悦、满载希望。一会，外星飞行
器就飞走了。

那古代人是谁？ 那个拯救地
球的人是谁？ 全球都翘首期盼着
他露出真面貌。

那人慢慢脱下皇袍，竟是科
尔！

科尔是英雄！ 科尔是拯救地
球的大英雄！

科伊后来反复追问科尔，你
怎么知道对方不是敌人？ 怎么知
道要身穿秦始皇的衣服？

科尔笑笑说， 我也是赌一
把， 两千多年前他们就来过一
次， 或许这次他们只是路过呢，
结果真的赌对了。

在公司里，李姐是个很不起
眼的中年女人， 她衣着朴实，不
修边幅，也不怎么说话，一脸无
欲无求的样子。

绝大部分时间，李姐就像空
气， 很少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
单位聚餐，没人叫她。单位组织户
外活动，没人喊她。 平时见到她，
懒得跟她打招呼。闲时，一群人围
在一起聊吃喝玩乐和各类八卦，
也没有她的身影。甚至，大家可以
当着她的面， 毫不忌惮地说公司
任何人的绯闻、花边新闻等，一点
也不担心她会说出去。

有时候，李姐又像一颗螺丝
钉，需要时，第一时间会想起她。
公司里人人可以吩咐她做事。 有
人要打印文件， 自己又想偷懒，
会笑着说：李姐，你打字快，帮我
打一下啦！ 办公室轮到谁搞卫
生，不想动手，会喊她：李姐，帮
我打扫下，我今天有事。 办公室
的纯净水、纸巾用完了，会喊她：
李姐，水没了，纸没了……每天，

“李姐，李姐”的叫喊声在公司此
起彼伏。

公司里，人人都期望升职加
薪，不乏有人要刻意在领导面前
“表现”一番。 有人看见领导，嘴
巴似乎抹了蜜，您这身衣服真精
神！ 您今天看着特别有气质！ 您
辛苦了！ 或借故去领导办公室又
是倒水，又是端茶，忙得不亦乐
乎。 还有人时常带礼品给领导，
这是我家乡的茶叶，您尝尝。 我
旅游时看到一枚胸针，特别适合
您，专程带回来给您。 这种事情，
唯独李姐不做。 自然，升职加薪
的好事也轮不上她，可她，似乎
完全不在乎。

在大家眼里，李姐就是个不
求上进、胸无大志的人，大家不
屑与她为伍。

不知不觉，李姐在公司做了
十多年，无一日请假或离岗。 直
到某天， 办公室里没人泡茶，没
人给花浇水， 没人打扫卫生，没
人帮自己干活……大家才发现，

李姐竟然没来上班。 李姐呢？ 李
姐怎么没上班？

连续一周， 李姐都没来公
司。 办公室变得脏乱差，大家忙
得焦头烂额也没人帮手。 没李姐
在，大家开始不习惯了，纷纷跑
去人事部打听，才知道李姐家里
有事，请假了。

又等了几天，李姐还是没上
班，人事部说李姐又续假了。 大家
开始怀念起李姐来了，有她在，所
有人似乎轻松许多。 有人提议：打
电话叫李姐赶快回来上班吧！ 结
果，没人知道李姐的电话号码。 一
帮人跑去人事部查李姐的入职档
案，才查到了她的家庭住址。

大家商议去趟李姐家，催她
回来上班。

一帮人赶到李姐家门口，都
不由大吃一惊， 眼前是一幢华丽
高档的独栋别墅。 大家以为走错
门了，又看看门牌地址，没错。 忐
忑不安地按响门铃， 一个人走出
来，正是李姐，她依旧是一副不修
边幅的模样，和平时上班一样。

李姐领着大家穿过开满鲜
花的花园，走进屋。 屋内富丽堂
皇，宛如宫殿。 李姐招呼大家坐
下，端来水果和茶水。

大家打量着屋内陈设，每个人
脸上和心里都带着无尽的疑惑。

李姐，这里真是你家？ 一个小
姑娘忍不住问。 李姐轻轻点点头。

李姐， 原来你家这么豪华这
么大啊，真是深藏不露啊！ 一个
男生惊奇地瞪大了双眼。

李姐云淡风轻地一笑， 说，
房子只是个栖身之所， 大或小，
豪华或朴素，功能都是一样的。

李姐，你家做什么的？
我家里是经商的，家人都是

很普通的商人，李姐平静如水。
正说着，一个中年男人从楼

上走下来。 家里来客人啦？ 男人
笑道。

李姐站起来， 对男人说，我
同事们见我没上班，来看我。 说
着，李姐扶着男人坐下。

男人坐定， 大家才看清他的
脸。 这张脸大家都很熟悉，经常
在电视里出现，他是本地知名商
人、慈善家李玉庭。 前段时间某
慈善机构还曝出他捐赠一大笔
钱的消息。

这是我先生。 李姐向大家介
绍男人。 大家惊呆了。

男人说， 这几天， 我身体有
点不舒服，所以她请了几天假照
顾我。 谢谢你们来探望她。 她啊，
不愿意到家里的公司帮忙，说会
影响员工工作，又说待在家里会
与社会脱节，非要出去工作。 谢
谢你们平时对她的关照，她经常
跟我说同事们对她多好多好，说
她上班多开心快乐。

大家默默低下头 ， 一脸羞
愧，不敢迎视李姐夫妇的目光。

临近饭点， 李姐留大家在家
里吃晚饭。 精致美丽的饭桌上，
只是青菜、豆腐等极为普通的家
常菜。

一个小姑娘说， 李姐， 我一
直以为你们这样的人家，肯定像
电视里的那些富翁一样，每天吃
着山珍海味。

李姐说， 我们家平时就吃得
比较简单、清淡，习惯了，怠慢你
们了，不好意思。

李姐， 你们不是普通人，却
过着最普通的生活，不觉得平淡
无味吗？

李姐端起面前的白开水，抿
了一口，说，普通有什么不好？ 这
杯水，平淡无味 ，可是，它最解
渴。 而后，李姐又指指一旁的鱼
缸，说，你们看这些鱼，每天重复
着单调无趣的日常，可是，子非
鱼，焉知鱼之乐？

李姐的话， 让大家陷入了短
暂的沉思……

第二天， 李姐上班了， 她依
然像往常一样。 只是，在大家眼
里，李姐身上多了一种无形的气
场。 见到她，大家都客气地叫一
声“李姐”。

李姐突然有点儿不习惯……

“兰青， 高朋的脸是怎么
回事？你俩打架了？你们俩不可
能，一定是高朋在外面惹事了，
你看他脸上那深深的指甲印。
他现在可是升副局的关键期，
可不能出岔子， 你可要看紧
了。 ”嘟嘟嘟……还没等兰青张
嘴，电话就被挂断了，电话是老
公高朋局里的张姐打来的。

中午，手机又响了，兰青拿
起电话， 是老公高朋科室的一
个铁哥们：“嫂子， 高朋的脸怎
么成那样了？ 他现在可是副局

的主要人选，不能出半点闪失，
你可要看紧了。 ”

下午下班，刚到小区门口，
高朋单位的王主任， 神秘地走
过来说道：“高朋， 现在副局的
位子可等着他呢！ 关键时候可
不能掉链子， 你看那脸都破相
了，做什么都要小心点啊！ ”说
完诡异地一笑，转身走了。

兰青既无奈又好笑。
晚上， 高朋垂头丧气地回

到家，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生闷
气。 兰青问：“怎么了？ ”高朋沮

丧地说：“就是因为我这脸，今
天一天都没解释清楚， 局长还
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问我怎么
回事，叫我注意影响，你说我冤
不冤啊！ ”

兰青皱了皱眉说：“你说现
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啊， 最平常
不过的一点小事儿， 在一些人
眼里，竟变得这么复杂！ ”

顿了顿，兰青又说：“唉，昨
天搭葡萄架的时候， 不叫你帮
忙就好了， 脸也不至于被划
了！ ”

花岁月 □解 良

小区很大，相当于一个小
镇。 我每天用伞车推着咿呀学
语的外孙女沿小区外“五环”散
步， 常在小区东边阳光最充沛
的地带遇见一位带两只小狗遛
弯的鸭舌帽爷爷， 彼此成了熟
人。 鸭舌帽爷爷那只小不点狗
狗叫豆豆，另一只我叫不上名，
伞车里的外孙女说，叫小喜。 真
的吗？ 是。 鸭舌帽爷爷说，小喜
是豆豆的母亲。 怪不得，豆豆总
是仗义地走在前面， 小喜稳稳
当当地压后阵。

冬天来了， 我带外孙女出
来晒太阳。 晒太阳能补钙，能促
进宝宝骨骼生长， 杀灭皮肤表
面的细菌，增强婴儿的抵抗力，
不感冒。 在小区东“五环”路上
汇聚着晒太阳一族———这里阳
光好，又背风，身穿羽绒服的婴
儿，坐着奶奶的腰凳，躺在爷爷
的手推车里，小脸蛋裸露在外，
面朝东方， 像一只只伸长脖子
在窝边张口等食的雏鸟， 吸吮
着阳光投放在冬天里的紫外
线。看，豆豆，小喜！外孙女提醒
我。 豆豆穿着白底蓝边的紧身
小棉衣， 跑到外孙女身边嗅一
嗅，然后跑开。 穿白底粉边棉衣
的小喜冲外孙女憨笑， 像是在
说不用怕。 鸭舌帽爷爷冲我们
点点头，走了过去。 外孙女这才
说，她喜欢小喜的小棉衣，喜欢
粉色。

小区里的路在楼与楼之
间， 路两边是一排排银杏树。
银杏树长出满树绿叶，外孙女
突然问我，小喜怎么啦？ 我扭
头看去 ，天气暖了，小喜仍棉
衣裹身，走路很慢。 鸭舌帽爷
爷与我耳语， 小喜患了绝症，
术后刀口不愈合，只好缠着绷
带。 我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离
开鸭舌帽爷爷， 外孙女问我，
你们刚才说什么？

噢，我说，小喜穿的是紧身
衣，鸭舌帽爷爷为它减肥呢。

外孙女笑了。
秋天， 银杏树叶变成金黄

色。 外孙女开始自己走路，我拉
着她的手在小区里散步， 看见
鸭舌帽爷爷站在路边一棵银杏
树下，豆豆在树下嗅来嗅去。 外
孙女问，爷爷，小喜呢？

鸭舌帽爷爷想了想，说，小
喜搬到我们的新家去了， 它喜
欢我们的新家。

外孙女问， 豆豆为什么不
去新家呢？

噢，豆豆喜欢这里，不愿意
搬家。 爷爷只好在这里陪着它。

鸭舌帽爷爷给我递了个眼
色。 我知道小喜就埋在这棵银
杏树下， 豆豆每次走到这里都
在树下嗅来嗅去， 待上很久也
不肯离去。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潇潇洒
洒地落进小区。 雪后的上午，我
和外孙女下楼赏雪， 在路边堆
了一个小雪人。 豆豆，外孙女叫
了一声，然后愣在那里。 我看到
牵着豆豆遛弯的是一个中年妇
女。鸭舌帽爷爷呢？外孙女小声
问我。 我预感到了什么，给外孙
女说，鸭舌帽爷爷想念小喜，去
新家找小喜去了。

这个冬天很漫长， 鸭舌帽
爷爷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
野里。 几次见到中年妇女陪着
豆豆站在那棵银杏树下， 豆豆
不停在树下嗅来嗅去。 外孙女
又悄悄问， 鸭舌帽爷爷不要豆
豆了吗？ 我说不会，是豆豆太调
皮， 不愿跟鸭舌帽爷爷搬到新
家去。

银杏树的叶子绿了又黄，
外孙女被送到“金宝贝”学习，
很少在小区里玩了。 一天，她要
我带她去小区健身区打滑梯，
我们看见中年妇女一个人站在

那棵银杏树下， 身边不见了豆
豆。 外孙女问，豆豆是找鸭舌帽
爷爷去了吗？

我点点头。
他们还会回来吗？
会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呀？
嗯……在你想他们的时

候。
又一个夏天， 外孙女上了

幼儿园，每天早出晚归，一整天
都在幼儿园度过， 没时间到小
区里玩。 我偶尔一个人在小区
里走走， 看见中年妇女又养了
一只小狗，她叫它小花。

外孙女长到五岁， 快上大
班了。 六一儿童节前夜，她从幼
儿园里回来， 说老师要求小朋
友明天早上每人带一朵花去。
家里没有花，我带她去外面找，
月光下，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埋
葬小喜和豆豆的那棵银杏树
下。 树下开着一片野花，有蓝色
的，有粉色的。

真好看。外孙女叫道。这是
什么花？

我不知花的名字， 想了一
下，说，这是岁月花。

岁月花？ 她忽闪着眼睛问
我，岁月是什么？

你还记得豆豆、 小喜和鸭
舌帽爷爷吗？

记得呀。
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们

了？
哎呀，好久了呀！
你想他们吗？
好想好想呀。
我说， 你好久好久没有看

见豆豆、小喜和鸭舌帽爷爷了，
你还没有忘记他们， 又好想好
想他们，这就是岁月。

岁月为什么会开花呢？
岁月呀， 只要你想念它它

就会开花。

脸是谁划的

□胡 玲李姐今天没上班

树根失踪之谜

“红色日记”征文大赛启动
□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短讯

□陈树茂拯救地球

□梁柏文口音

□周龙兴 ／摄春钓

□赖海石

□李海英

制
图/

王
军


